



對着長洲夜空中的流星許願，結果香港變成了一個屍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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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洲失身夜



香港回歸後，從董建華至梁振英，人民生活一日比一日差，從金融風暴至策劃佔中，人民對生活亦越來越厭倦。為什麼我要做普通的上班族？為什麼我要讀大學而不一定有好的生活質素？為什麼要被政府牽着鼻子走？人人都有這些疑問，人人亦有所埋怨，人人期望生活能夠轉變。

我叫李文，人人都叫我阿文，一個剛考完dse，而且又毒又宅的青年，所以父母經叫我多點出外活動，我表面不想出，其實我也是個普通人，我也希望人生可以有所改變，不一定像哥倫布般攀山越嶺的遊歷海洋，也不必似俠客行中的長樂幫幫主石破天一樣又上摩天崖又到俠客島，只是令我生活有點意義就好。

「你阿爸揾你，你阿媽揾你⋯」平時不會容易響起的電話響了，大概是那些煩人的銀行財務推銷員。「喂？傻文！係我啊！王九啊！」王九是我由中一認識到現在的知己，是一個愛搞氣氛，怕人冷落自己的人。

「做乜春？」因為是老朋友，語氣亦毫不客氣。「無野，揾你下星期五嚟我屋企過夜幾日，有無興趣？」因為王九的父母經常公幹，令他時常自己一個獨自在家，非常苦悶，所以經常約我去他府上，玩一玩，吐吐苦水。「吓⋯有無囡囡先？」時常做「狗公」和現在沒有女朋友的我最關注這類型的問題。

「我都估到你會問呢個問題，所以我已經叫左幾個幾得既一齊去，係上年去ball識既。」似乎他知道若果沒有女性同行我可能不會去，所以他亦有所準備。「好啦，byebye你條尾龍骨，下星期見」因為知有女性同行的關係，變得語無倫次，更幻想會否下一個星期就是我人生第一次嘗禁果呢？

星期五當天，我們跟著指定的時間，在上午港澳碼頭集合。一行人有五個人兩男三女，分別是我，另一位中學同學車旱，因未曾試過同班，所以不是太認識他。另外重有三個女友人，一個帶有港女feel的Kelly，一個帶MKfeel的Coco，和一個滿面自信的Fion。她們三人樣子也頗秀麗，但性格各有各不同，各有各難忍之處，我也是後期才知。

到達時候已經是大約中午12點，王九就在碼頭等待我們。我們打算放置行裝在他家。「美國表示，早年前升空既太空探測車証實火星的確有水份。另外，中國毒奶粉事件又再爆發，四十嬰兒証實患上腎結石。」電視機上報導着今日的新聞。「毒奶粉喎！文仔你係咪飲左搞到腎虧？」我即時擺了個笑而不語的樣子，其他人就看着我只懂得大笑。心想「笑笑笑，笑你老母咩。」不久便到沙灘，度過那日的黃昏

到得晚上，王九提議外出買點娛樂性玩具，因為王九家只得一部電腦，所以有部份人沒事幹，而電視台又做一些只給那些愛幻想，易信有那麼巧合的中年女人看。所以我們幾個一口答應外出，也可呼吸一些新鮮空氣，除了那個Kelly，怕有蚊子，有鬼怪，又熱，但最後都死死氣地跟着來。長洲沒有那種擾人情緒的汽車，更沒有那種好像建到很高就很厲害的高樓大廈，所以晚上看天上的繁星是一流！

「得未呀？翻去啦」那個港女非常不滿要求回到房子內。「得啦，煩住曬！」王九回答着，同時細細聲說「煩乸住晒死豬扒！」就像那個在西鐵被說用膝頭非禮大脾的男仔那般不奮和無奈。正當我們準備回去，看到一顆星在天空劃過，奇就奇在，印象中的流星應該是黃色並以高速滑翔於夜幕，但那有所不同，也許是電視台的電視劇誤導觀眾吧。「流星啊！許願左願先啦。」那港女又再叫嚷。這港女真煩，又要走又要許願，就像女朋友說問去那裡吃飯般煩人。

接著我們一行六人便像般許願，用力合實雙手，似乎越用力合實雙手，便更容易心想事成。「我望我快撚啲有仔！」Coco許了個普通Mk妹的願望。「我希望快啲番去，好熱呀！」叫人許願自己卻許些無聊的願望。「希望隔離條傻閪收皮。」車旱低聲說着，非常之會逗人笑的一句。「我希望我既生活唔同啲！」我便許了個我心底一直想要的願望。「點唔同？好似LoL咁有個garen係草到gank你定好似跑咁有個國王叫你喪跑咁？」王九恥笑着我。「好撚似left for dead同cso，我們是他們的奴隸咁柒樣啊！」其實我只是衝口而出，想不到後來竟會成真，還去到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。





實現夢想



到達長洲的第三日，新聞報導着新蒲崗工業區有人傷人事件，警方懷疑該名傷人男仔有精神問題。皆因我爸爸便在新蒲崗工作，所以我關心他有沒有危險，有沒有受傷。「喂？老豆？係啊頭先睇新聞話你個到有人傷人，你有無事？有無傷到？有無見到個條友？」我獨自問個沒完沒了，可能過份擔心吧。「係啊文仔，好鬼恐怖，條契弟咬人，應該係吸得太多工業廢氣啊，食得多白粉，傻左啦，不過差佬拉左佢，唔係老豆我就一拳打暈佢。」爸爸的言語像剛通了的渠道一般，一刻間將所有傾倒出來。或許這事令他印象深刻吧。「你小心啦，好心就咪成日扮英雄啦。」我確認爸爸沒大礙便安心，想說的言語亦自自然然「在心中」罷了。「你都係，小心凍親，幾時翻？」雖然自己身在危險地帶，爸爸亦仍然關心我。「過幾日啦，byebye。」一句就掛了電話。當時我想不到這一句可能是我和他的最後一句話。

接連數個早上都聽到人傷人的案件，似乎上天收到我的願望，正改變我的生活。「哇！你地睇。」平時經常拿着電話的車旱大叫，並拿着手機給我們看。是高登討論區的帖，標題寫着「[有片]大家，係咪喪？」，短片中有一位滿口鮮血，眼晴反白的男子腳步不穩地走動，「嗚嗚」那男子邊行邊發出奇怪的聲音。它的的膚色蒼白，沒有一絲人的氣息，頭上的髮絲也掉得七七八八。可能因身體無法再吸收各式各樣的營養，以致變成毫無血色，面目全非，面目猙獰的活死人。

「萬聖節都未到就cosplay?」王九裝幽默的說些例牌的冷笑話。「唔係呢，我地分析下啊，佢兩隻眼反白，行路又好似啲喪咁，好似外國個套咩咁，我覺得係真。同埋邊可能化到咁神似？」那個自信女Fion自以為很理智很有道理的講解，但其實她只是在告訴自己有何等的無知而已。所以我們比較贊成王九的見解，這事沒太大可信性，加上高登的網民的惡搞功力極大，所以大家都沒再放在心上。

到了離開長洲的那天早晨，「喂，傻文，還掂我無野做，你又買左幾隻新PS3 game，我去你屋企打機啦，順便食埋飯先翻。」大概王九應是又怕夜蘭人靜，我便道：「是但。」所以王九便跟着我們回到屍變之地，開始我們的生還歷險。

「哇！喪屍啊！」「仆街，又有傻佬！」「佢咬到人啊！」一落船便聽到前面的人群中有不同人的慘叫和哀號，情況便似成人電影的男主角和女主角在大喊大叫，不過，成人電影是「舒服到喊」，而當下則是「恐怖到喊」。我們六人大概猜想得到我們即將看到一場前所未見的事。「嗚嗚」非常熟耳的音波衝擊我們的耳鼓，「唔乸係啊？」我們異口同聲說出。

我們抽了一口氣，呑下一淡口水，才邁步走入人群。只見一個與日前在高登看到十分相似，所謂「喪屍」的男人。在他旁有一個倒在地下的女姓，似乎是被那名喪屍咬傷。那女子傷勢嚴重，左邊頸部應該被喪屍咬了一口，問誰也知女的已無藥可治。

正當我以為生化危機，I am legend ，walking dead season 1,2,3,4，甚至僵屍先生的劇情會捲入我人生的時候，有一隻手將我拉回理智和現實。「好！cut！」，左邊有人叫喊着。
原來日前高登的那個帖，的確是網民拍來嚇嚇大眾，而我們眼前所見只是場戲。我嘆了口氣，雖然釋了重擔。但奇怪的是，既然是惡搞，那麼為何近日又發生多宗人咬人，人傷人的案？難道只是巧合？

「都話係扮野，重扮晒蟹咁分析呢樣個樣，當自己福山雅治啊？你係吉高由里子咋！」王九滿面春風，嘲笑着Fion。「收皮啦你！」fion說出人若詞窮時必定會說的話。他們似乎對喪屍之事不大放在心內。

我們解散後，王九便跟着我回家，我家便在黃大仙。剛好過了上班時段，少人坐地鐵，所以選了坐學生有優惠的地鐵。「精神女狂抓人」看見坐在我對面那中年男人手上的都市日報。此時此刻，我腦海不知不覺浮現了這幾天有關喪屍的片段。

「我見過呢排講緊個啲喪屍啊，好柒得人驚，個死人口又臭，成個面爆晒咁又反乸曬白眼，個咀唇似中撚左毒，又紫又白。」我聽着旁邊那班十五，六歲的青年像炫耀般說着自己的「見屍史」。我心裡有種說不出的感覺，只是感覺到即將會發生一件荒謬極的事。「哈哈，叫左你咪許願。宜家咪大檸樂！」王九還不信，反而嘲笑我。我沒有回應他，只是內心不斷自我催眠，強迫腦海想着少林足球田雞所說的一句「個或然率係零啊！」

「如有乘客感到不適，可下一站落車與車站職員聯絡。」車長開廣播咪說道。「陰公，過海個個站先嚟急屎。」王九又在說一些沒人理會的冷笑話。而我只是合實雙眼，沉思着。不久，左邊傳來一下淒厲的慘叫，大概是因和慘叫聲距離較近，所以慘叫的聲音特別響，特別入耳，特別令人毛骨悚然，雞皮疙𤺥。八掛的王九拉着我去看熱鬧。


